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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人文

GANZI RIBAO

化石随手可得 燕子石居然有“保鲜”作用叁寻
找
沧
海
之
痕

华尖山上流云如瀑，大渡河边四季

更迭。一年四季不停的行走，除了寻找

沧海之痕，更多的时间是在品乡村炊烟

余韵，听农家鸡鸣犬吠，感受乡村振兴

带给村民的安居乐业。

大渡河沿岸属于干热河谷，物产丰

富，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而高半山区则

气候稍差，人口分布也相对较少。不过

有山有水的地方，就有人的足迹，就有

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我们除了经常在冷碛镇逗留外，停留最

多的是黑沟村、尖茶坪村、团结村、潘沟村

等。在一次次的寻访中，自然也认识了不少

当地人，他们与海洋古生物化石有着或多或

少的故事。

黑沟村村委会的余主任是位热情

豪爽的汉子，此前，同行的石友说他家

里有不少珊瑚化石，这才勾起了我们一

探究竟的欲望。余主任的家坐落在黑沟

村的一片坡地上，我们结束一天的搜寻

来到他家时，天已经黑了。那天他的邻

居正在宰杀年猪，当地人恰好有“吃血

汤”的习惯，于是，一家人杀猪就变成了

全村人“过节”。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

巧，我们就属于后者。村民们添上几个

凳子，拿出几副碗筷，我们便顺理成章

融入了他们的“节日”。张家出米酒，李

家凑扎啤，王家出饮料，再加上不少当

地土产，这次“吃血汤”是我到高原几十

年来最有意思的一次就餐。之所以说有

意思，是因为这种聚餐太有人情味，更

让自己回想起年少时在家乡“吃血汤”

的情景。因为要开车，当晚我们都没有

喝酒，村民们则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脸

上呈现的全是富裕后的幸福。

余主任是个爽快人，除了给我们介绍

他漂亮的彝族媳妇外，还拉着我们去看他

捡的珊瑚化石。他告诉我，他们在生产生活

中都可能遇到珊瑚化石，而且品相还不错。

为此，他还专门用一间屋子存放石头。说

完，他找出一块漂亮的珊瑚化石送给我。

余主任的化石都是在生产活动中顺

手所得，他之所以捡化石，主要是觉得好

看，还能产生一些经济效益。见识了余主

任的石头后，我们在夜色中与他道别。

汽车在黑夜中龟速前行，车灯划过漆

黑的夜空，犁开了通往山外的路。黑沟村

渐渐消失在身后，只有大山深处的点点灯

火和村民们那纯朴的笑脸还在眼前晃动。

在与黑沟村一山之隔的尖茶坪村，

我们同样认识了一位叫马巨琼的农村

妇女。这位勤劳的女性有着黝黑的面

孔，养着上百只山羊。因为我们去寻找

化石的地方都远离城镇，所以每次都得

带上一些方便食品。那天中午，我们照

旧在野外泡方便面吃，刚好马巨琼和她

的丈夫赶着羊群从身边路过。她热情地

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一边泡面一边打听

她家的情况，知道她还没有吃午饭，我

们便把车上的几包洒琪玛送给了她。她

一边吃洒琪玛一边问我们买不买山羊

和土鸡蛋。也就是那次接触，为我们走

近她家埋下了伏笔。

一个周后，我们采购了一些食品饮料，

便如约来到了马巨琼家。她的家刚好坐落

在两条泥石流沟分岔处的一处小台地上，

是一个一层小院。院子四周是菜地，菜地一

侧的树林里，分别饲养着鸡鸭鹅等。

马巨琼热情地把我们招呼进屋，拿

出自家产的核桃招待我们。由于一心想

着到河沟里找石头，我根本就没有心思

吃核桃。她知道我想到沟里找化石后，直

接从自家院墙上端来一大盆燕子石（贝

类化石）要送给我。原来，这些化石是她

放羊时在河沟里发现的。她告诉我，村里

之前有人把这种石头拿到川藏公路二郎

山观景台售卖，一个可以卖上二三十元。

无独有偶，我们曾在尖茶坪村四组

找到了一位叫胡克全的老人，老人手部

有残疾，今年72岁。他告诉我们，村里

曾经有人把燕子石放在水缸里的习惯，

据说这样水缸里的水不会变质。此说是

否成立，我们无法核实。但老人指着大

岩沟告诉我们，当年的那些燕子石就是

在岩下的沟里捡到的。

开发与保护并重 赋予古生物化石更大价值肆

如果说与村民们的接触，能证实这

一带的确有化石存在的话，那么与黎国

朋先生的相遇，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

为广阔的古生物化石世界。

黎国朋是泸定县冷碛镇人，因为从

小在这片到处是海洋印痕的土地上生

活，他对化石有着特别的情感。后来，他

几经辗转回到家乡，在杵坭村开了家三

舍民宿，同时还办起了大横断地质博物

馆（那时叫二郎山地质博物馆），自己担

任博物馆馆长。

还记得那是个樱花盛开的季节，有

着中国红樱桃之乡美誉的杵坭村成了

花的海洋。樱花丛中，二郎山地质博物

馆几个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于是，我

和石友放弃了找石头的念头，走进了这

家博物馆。当时黎国朋正在接待客人，

得知有人到博物馆参观，便来到展厅为

我们当起了讲解员。从他的讲解中，我

第一次有了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等

概念，他经过数十年积累的丰富展品，

更是把我们带到了远古洪荒的海洋。

黎国朋从事古生物化石研究多年，

对古生物、尤其是海洋古生物化石颇有

见解。他认为，在二郎山的冷碛镇、兴隆

镇一带发现的各种珊瑚化石可以追溯到

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均为古生代）。

根据这些线索，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奥陶纪是古生代的第二个纪（原始的脊

椎动物出现），约开始于5亿年前，结束

于4.4亿年前，延续了约6500万年。志留

纪是古生代第三个纪，介于奥陶纪和泥

盆纪之间，约开始于4.35亿年前，结束

于4.1亿年前，延续了约2500万年。而泥

盆纪则是地质时代显生宙古生代中的第

四个纪，是晚古生代的第一个纪，距今

4-3.6亿年前，延续了约4000万年。

天文一样的数字虽然让我们一头

雾水，但可以肯定的是，珊瑚化石的形

成的确需要海洋和时间等诸多条件。

后来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我们这些年

的行走，其实一直都是在围着二郎山转。

二郎山位于雅安市天全县和甘孜

藏族自治州泸定县之间，是青藏高原东

部的第一座横断山脉，也是川藏线上从

成都平原到川西高原的第一座高山。这

里山势陡峭险峻，常年冰雪覆盖。1950

年4月，康藏公路（现川藏公路）动工，

11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程技

术人员和各族民工意气风发，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里，用铁

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展开了降服险川

大河修筑川藏公路的壮举。当时有一首

叫《歌唱二郎山》的歌曲在中华大地风

靡一时，歌中唱道：“二呀嘛二郎山，哪

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

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西藏。”这

首歌讲述的就是修筑二郎山段公路的

故事，二郎山也因此名声大振。

可能是当年筑路大军太过于匆忙

的原因，他们当时并没有发现在二郎山

一带极为罕见地完整保留着从古生代

到中生代的地质地貌以及丰富的海洋

古生物化石群落。

其实，说起这一地区的海洋古生物化

石，还得把目光收回到大横断地质博物馆。

大横断地质博物馆位于泸定县冷碛

镇杵坭村，博物馆包含陈列展览室、科普

室、文创中心、自然科普园等区域，是一

家集博物展览、科普教育、科学研究等功

能于一体的博物馆，馆中展示了泸定县

具有代表性的岩石标本和古生物化石，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海洋古生物化

石，它们又大都来自二郎山一带。

据黎国朋馆长介绍，大横断地质博

物馆的展陈包括在泸定县及其周边采集

到的418件古生物化石和岩石标本，以

及在全国各地采集到或与其他博物馆交

换收集到的一些化石和标本。目前博物

馆每年开展研学教学活动40场以上，是

四川省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基地、四

川省涉藏地区科普基地、四川省最受欢

迎的100家科普基地、甘孜州科普教育

基地、泸定中学地理研学基地。同时，博

物馆已经与成都理工大学、崇州天演博

物馆、甘孜州职业技术学院展开合作。

“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大一块海绵单

体珊瑚化石，直径90厘米，是地球上最

早的生命体。”“这是目前我们这里发现

的唯一一块鱼类化石，较为罕见。”“这是

目前发现的寒武纪时期最大板面的虫管

化石，高1.5米。”“这些分别是板床珊瑚

体化石、泥盆纪菊石（鹦鹉螺）化石、奥陶

纪鹦鹉螺化石、啄石燕群板化石……。”

从黎国朋滔滔不绝的讲述中，我们接触

到了更多的海洋古生物化石概念。

据了解，古生物化石是人类史前地

质历史时期形成并赋存于地层中的生

物遗体和活动遗迹，包括植物、脊椎动

物、无脊椎动物等化石及其遗迹化石。

古生物化石不同于文物，它是重要的地

质遗迹，是我国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自

然遗产。发掘、收藏、保护这些化石和标

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黎国朋

说，为做好保护古生物化石宣传教育工

作，博物馆自开馆以来，积极开展地质

科普、自然科普、生态科普等系列研学

活动，同时，加大了化石和标本收集力

度，通过丰富馆内藏品，为前来参观的

研学者提供更好的体验。

在参观中我们了解到，近年来，该

博物馆充分发挥地理和内涵优势，适当

引入市场营销理念、策略和方法，研发

特色文创产品，开展宝玉石、矿物标本、

化石标本和观赏石的加工、经销。“我们

通过开办文创加工厂，根据本地独特的

地质资源和奇特的岩石纹理，开发了泸

定化石、泸定纹石、泸定红石等大横断

文创产品。此外，还让更多人通过户外

研学活动将自己采集到的原材料带到

文创加工厂进行加工，从而获得专属于

自己的原创艺术品。”黎国朋说，文创加

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部分群众

的就业问题。而且通过开展各类研学活

动，也赋予了藏品更多的经济价值。

（上接第五版）

自然与人文并存 具备打造大横断地质公园潜质伍

2025年4月19日，虽然还有两天才

是谷雨，但大渡河畔的泸定已经有了夏天

的味道。河谷的气温升至了34度，据说当

地已经开始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灼热的阳

光下，农人在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忙碌。尽

管开着车窗，但车内的温度仍然很高。

经过灾后重建的一座座农舍与一

处处果园点缀在已经披上绿装的大山

间。尽管一直在这一带行走，尽管与这

里的海洋古生物有着一次次相会，但由

于来去匆匆，还真的还没有仔细欣赏过

这里的田园风光。

与冷碛镇的一处当时还不知名的山

沟相遇缘于一次偶然，当时只觉得山沟

两岸的崖壁十分独特，一道道断层呈斜

状排列，仿佛是这些崖壁的年轮。左侧山

崖上有三处有点像寺庙的建筑，一处在

沟边、两处在悬崖上。那时正值秋天，满

山红叶、层林尽染，空气中仿佛飘着油彩

的味道。不过，当时还是因为忙着寻找石

头，并没有仔细去探究这些人文遗存。

之所再次来到这里，主要是想背回

丢在草丛中的两块石头。与第一次来到

这里时不一样，那条挂在崖壁上的公路

（机耕道）已经被整修过，我们的车可以

不用停在中途，直接开到了沟底，这也

减少了我们徒步的时间。

一年多前丢在草丛里的化石还静

静地躺在那里，由此可见到这条沟的人

并不多。与第一次到访时的秋天相比，

春天的阳光更让这条沟充满生机。山坡

上，各种树木都冒出了淡黄色的嫩芽。

山沟里，清澈的溪水中看不到一点杂

物。虽然到这个山沟里捡过石头，但却

一直没有探究过这些建筑到底是什么，

于是，趁着兴致，我逐一进行了寻访。

沟边的建筑叫喇嘛岩观音庙，庙里

没有见到僧尼，但有香火痕迹。寺庙傍

有不少香椿树，长势很好却无人采摘。

寺庙背后距谷底约一百多米的悬崖峭

壁上，还有两处建筑。因为崖壁呈壁立

状，所以走近这两处建筑要艰难得多。

沿着观音庙一侧约70度左右的陡

坡往上攀登，经过形似天梯的台阶，再从

仅能容一人通行的悬崖小道往沟口方向

行走，就到了悬崖上的第一处建筑——

古兴寺。古兴寺建在悬崖上一处凹进去

的岩壁上，寺前是万丈悬崖，寺顶上方有

岩石护佑。寺庙只有十多平方米，走廊一

侧有古兴寺牌匾，上书“古兴寺”三个大

字，一侧有“大清同治九年季春月上浣日

吉立”一行小字，由此可见此寺可能建于

清朝同治年间，距今已经一百多年历史。

寺庙虽小，但也有大殿——名曰圣姆殿。

因为是在悬崖峭壁之上，内侧是壁

立悬崖，外侧是万丈深渊，在探寻古兴寺

后，只能原路返回。我在悬崖上小心翼翼

地行走，一点也不敢大意。在行走约八十

米后，又有两段向上的台阶。继续往上攀

行，约莫走过五十米后，又有一处一半悬

空、有点像吊脚楼的建筑。建筑一侧有一

大桶清水，水是从岩缝中浸出的，清澈见

底。桶上还有一只茶杯。因为人迹罕至，

木质走道看着并不是很安全。这处建筑

叫喇嘛寺，不足二十平米，佛像直接塑在

大殿内的石台上。一条不足一米宽的木

廊道是悬空的，直接通往大殿。走在吱吱

嘎嘎的木廊道上，再看看一侧的万丈悬

崖，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路虽险，但风光无限，正应了“无限

风光在险峰”这句话。

为什么人迹罕至的地方会有寺庙？

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座喇嘛寺？这一连串

的问题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在一

个周后的4月26日，我们再次来到离这

条沟最近的村庄——尖茶坪村四组。

如果用直线距离计算，四组距离那

条沟最多一公里。但就是这不可逾越的

一公里（悬崖峭壁、无路可通），也让当

地人对我的问题一问三不知。几经周折

后，我来到了距离那条沟最近的一户人

家，找到了胡克全老人。胡克全家位于

全村的最高处，孤零零的坐落在山坡上

一处地势稍平坦的地方，他的老伴已经

离世，五个儿女都不在身边，只有他一

个人坚守着这片土地。那天还好，正遇

上他女儿从泸定城回家。

当我问起喇嘛寺的情况时，胡克全

拨通了儿子胡绍勇的视频电话。胡绍勇

在视频通话中告诉我，他曾听当地一位

九十多岁的老人讲过喇嘛寺的故事，据

说在民国时期当地生活着不少藏族、蒙

古族群众，他们信奉藏传佛教，那时还

有一位活佛在此修行，所以寺庙香火兴

盛。尤其是寺边的那眼泉水被称为药

泉，天旱不枯、雨季不浑，十分神奇，据

说喝此水会消除百病。

虽然已经72岁且有残疾，但从他家

周围的土地耕种情况，足以看出胡克全是

位勤劳的老人。一大片坡地上玉米苗已经

出土，土豆长势很好，核桃、花椒、桃子树

下看不到一丝杂草，几十桶蜜蜂正忙着采

花酿蜜。说起他家周围的风景，胡克全即

兴带我来到距他家不远的一挂瀑布，还讲

起了位于半山腰的那条水渠的故事。

那道瀑布现在还没有名字，飞流直

下、高约百米，据说夏天瀑声如雷、很是

壮观。除此之外，山沟中还分布着数十

道大小瀑布。而悬崖上的那条水渠则建

于1954年，曾经是他们村的重要灌溉

水源，有当地的“红旗渠”之说。如今，水

渠已经没有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水

管。我花了两个小时时间，心惊胆颤地

走完了这条挂在悬崖峭壁上，已经布满

荆棘、罕无人迹的水渠。虽历经岁月，水

渠总体形状还算完好。

当得知我走过那条水渠时，胡克全

显得很是惊讶，他说：村里已经很少有

人敢从水渠经过。他告诉我，他家下面

的那条沟下段是大岩沟，中段叫喇嘛岩

沟，再往上就是金竹沟和华尖山。

作为石友，我也加有黎国朋先生的

微信。他除了是一位化石迷，还是一位

风景迷，他镜头中的华尖山除了美丽的

雪景外，还有浪漫的杜鹃、满山红叶、遍

地野花、雄伟贡嘎。

海洋古生物化石，再加上奇山、秀水、

森林、雪景、云瀑、贡嘎山、大渡河峡谷、二

郎山、古渠、古寺、地质公园村等自然和人

文景观，已经构成了一个旅游景区的框

架。实际上这一区域距离川藏公路很近，

试想如果辅以跨沟玻璃廊道、古渠栈道、

断层岩观光电梯、高山森林滑道、华尖山

360度观光营地、杜鹃花海、二郎山森林公

园、大渡河峡谷观光带、冷碛水上公园，沿

途再设立一些观瀑亭、听滔轩、古生物化

石搜寻点、大横断文创产品展示区，再加

之喇嘛岩喇嘛寺等人文景观，是不是已经

具备了大横断地质公园的雏形。如果此设

想能成立，地质公园与大横断地质博物馆

及牛背山（地质公园村）、化林坪（茶马古

道）、海螺沟（贡嘎山）、泸定桥等就形成了

一个互为补充的旅游环线。

数亿年前的沧海，已经变成了今天的

桑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美丽的风

景，让我们有幸欣赏远古海洋的奇幻。不

过我更希望的是，如果有一天，当文中的

设想能变成现实，将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探

寻那些沉寂在这片土地上的海洋“密码”，

让那些沉睡亿年的海洋古生物重放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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